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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全部
能背上来
《唐诗三百首》是清朝乾隆年

间蘅塘退士编的。蘅塘退士姓孙
名洙（!"!!#!""$），江苏无锡人。
他做过几任七品芝麻官。本书是
他家居时鉴于蒙学《千家诗》不足
为用，因此，“专就唐诗中脍炙人
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另行编辑
的。几百年来，广为流传，直到今
天仍有它的生命力，是一部家藏
必备的常用书。

早在 !%!&年，少年毛泽东在
家乡韶山冲茅塘私塾就读期间，族
叔毛麓钟就与他讲唐诗。毛麓钟极
喜爱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认为它
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
全诗读起来琅琅上口，很适宜少年
学习和模仿，所以他要毛泽东熟

读。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毛泽东较
早接触的一首唐诗。也许是记忆尤
深，'&世纪 (&年代初，他在一次谈
话里，说了它“以口语写心中事，毫
无雕琢之工”。晚年，他也特别喜欢
它，在要随从者朗诵之后，自己还
要吟诵：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在走出韶山冲，到求学长沙的
几年，毛泽东如饥如渴地读书。大概
在此时，他已熟读了《唐诗三百首》，
就如追悼同学写的挽联：“出师未捷
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
相》）游览南岳衡山归来，与同学罗
章龙谈刻在石板上的韩愈《谒衡岳
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在北京时，看
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
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
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
树梨花开”。
这些唐人诗句，都分别见自《唐

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他当年常备的

一册书。!%'"年 %月，毛泽东上井
冈山，在简陋的行装里，就有一册
《唐诗三百首》。

在战争倥偬之空闲，他常与朱
德、陈毅谈诗论文，唐诗就是其中

一个内容。据贺子珍回忆：在井冈
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
东最大的兴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
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
看。《唐诗三百首》他全部能背上
来。他喜欢李白等人的诗词，不但
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
行评价。
毛泽东熟读《唐诗三百首》，也

启导贺子珍跟着一起读。
!%'% 年秋，毛泽东在闽西养

病。有天，他教贺子珍读《回乡偶
书》，说是她贺家的老祖宗唐朝诗人
贺知章的名作：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子珍背熟了，说怕自己将来
回井冈山老家时，“儿童相见不相
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她要毛泽东
教学写诗。毛泽东说：“写诗不难，要
多读，多背诗，叫‘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写诗也会吟’。”
因为《唐诗三百首》所选内容多

元，注意艺术的真善美，雅俗共赏，
富有魅力，毛泽东也时常用其中的
诗句抒发情感，且作为开导、教育干
部群众的载体。

!%)%年 *月，毛泽东乘车由西
柏坡北上，途中即将经保定，当得知
卫士李银桥在保定有亲人而又多年
未见时，他感慨地说：“我记得两首
唐诗，很能表达你现在的这种心
境。”接着以低沉的语气吟了一首杜
甫的《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接着，毛泽东又吟了一首李益
的《喜见外弟又言别》：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

吟罢，他说：“诗里讲的是李益
见到他的表弟后，第二天又要分别
时的心情。”
随口说来，娓娓是道，若非于

《唐诗三百首》不熟悉，岂能恰到好
处。

!%+'年 %月，他在中南海会见
青年时候在湖南学校的老师张干、
李漱清等人，张干曾因在校长任上
时要开除毛泽东，至此深感负疚，毛
泽东却不以为然。他引用了孟郊《游
子吟》中的诗句，然后真诚地说：“当
时我虎气太盛，要是现在学点猴气，
就不会发动那场‘驱张运动’了。”又
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
这棵寸草是怎么也难报老师的‘三
春晖’啊！”

在谈话中常引用唐
诗，丰富意境
唐诗的魅力能丰富人生，强化

形象思维。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

视察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一路上妙
语连篇，引古论今，其中也有人们熟
悉的《唐诗三百首》里的诗句。
毛泽东几次谈论李白乐府《将

进酒》。早在 !%)$年 *月在川口过
黄河至中流时，很有感触：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底源头在哪
里？

!%+'年 !&月，毛泽东视察黄
河水利工程。他对周围工作人员说：
“我们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李白有诗
云：‘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我就要骑
毛驴到天上去，从黄河的源头，一直
走到黄河的入海处，我要看看黄河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非常喜欢崔颢《黄鹤楼》

七律，早在 !%'"年春就以此为题作
《菩萨蛮·黄鹤楼》，“黄鹤知何去，剩
有游人处”。!%+*年 '月，当重游他
所说的“白云黄鹤”处，登临汉阳城
北龟山，向西眺望汉水和长江交汇
处，挥手对随从人员介绍，这里正是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
洲”的地方啊！
毛泽东也很喜欢李白的《下江

陵》。!%+$年 *月，他在成都会议后
乘轮出川溯长江东下，在船上面对
三峡风光，当船顺利到达江陵时，又
高兴地面对大江感慨吟诵：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听不见!

汽笛一鸣到公安"

后两句正表达他那时的心情，
同船的杨尚昆听了，不由笑着对他
说：“主席对李白的诗，发展到社会
主义了。”
有时，毛泽东还巧用唐诗，为名

山名胜题字。
!%(!年 %月，他在庐山手书了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四
句：“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
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
雪山。”且有题：“李白庐山谣一诗中
的几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
庐山党委诸同志。毛泽东一九六一
年九月十六日。”

! 盛巽昌毛泽东喜读《唐诗三百首》（上）
毛泽东爱

读唐诗，一生读
了很多有关唐
诗的典籍，其中
有一部就是《唐
诗三百首》，那
是他从小读到
老的一部唐人
诗集。它也是被
传统社会定格
为最好的一家
唐诗选本。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 ! ! ! ! ! ! !"学戏兴许是一条活路

金奶奶抽鸦片，小喜子就在一旁服侍，又
是打扇，又是捶腿，至于家务什么的样样都
做。小喜子手脚勤快、嘴巴又甜，金奶奶便动
了想收养她的心思。三个月后，金奶奶正式向
刘家提出，小喜子由她收养，归金家所有。要
把不花钱的劳动力白白送掉，刘家自然不愿
意！于是刘木初赔着笑脸，借口张少卿临死前
曾经托孤于他，怎么说也是“养女”，把“养女”
送掉，旁人会说三道四，情面上也说不过去，
说完就急急忙忙地把小喜子领了回来。
小喜子回到刘家，还是当丫头。虽然说小

喜子在金家三个多月，刘家少爷依然病痛不
断，但对小喜子来说，还是“命毒”耳边闻，“克
星”当帽戴。刀伤皮肉话刺心，这些话成了她
的精神枷锁，时时折磨着她，压迫得她抬不起
头、透不过气。
小喜子也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有时觉

得别人骂得没有错，如果自己不是命毒，亲生
父母怎么卖了她；如果自己不是克星，养父母
怎会相继病死。那就认命吧，学门手艺，凄凄
惨惨，苦度一生吧。永年路上有个摇袜摊，她
想学摇袜。她徘徊摊前，向摊主哀求，摇袜师
傅问她有钱吗？拜师是要付学费的。她没有
钱，此路也就走不通。路在何方，她看不到，于
是想到了死，死是不要付费的。
那是个黑洞洞的晚上，小喜子站在阳台

边上，晚风吹着，乱发掩面，她慢慢地跪在阳
台上，叩了三个头———舞台上学来的，临死要
叩头。之后，她又缓缓起身，她把零乱的头发
绞成一束，咬在嘴里，显得壮烈一点；她想眼
一闭、脚一蹬往下跳，来个一了百了。但是，毕
竟是孩子，想法简单，她犹豫了。养母曾经说
过“好死不如赖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跳下去成了血肉模糊的一摊，想到这些就觉
得可怕，自己年纪轻轻便寻短也着实不甘心。
活也难，死也难，她跌坐在阳台上，抽抽泣泣，
呜呜咽咽。突然，舞台上武戏开始了，锣鼓声
声，“仓仓仓才，仓才仓才……”之声一阵急似

一阵地传到她耳朵里，一阵
阵地震撼着她的心房，仿佛
在锣鼓声里闪现出一线生
机，觅得一丝希望。学戏吧！
学戏兴许是一条活路。
学戏，谈何容易。“宁送

三亩田，不教一出戏。”———这是行话，也是真
话。
这句话，既有它存在的历史原因，也有它

实实在在的道理。那时候唱戏没有台本（剧
本），实行的是幕表制。所谓幕表制，就是演戏
前，先由说戏师傅（或者班主）讲一个大概的
故事，再划分场次，分配角色，规定出场程序。
之后，具体说什么、唱什么就由演员自己发挥
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凡参加演出的演员，
无论角色戏多戏少都是编剧。这个戏演得多
了，通过舞台上的不断磨练，根据观众的认同
程度，唱词可随增随减。有的桥段和唱段相对
固定了，这就形成了套路。例如演“落难公子
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的戏，那么就有“定
情”、“思夫”（思妻），或者“哭夫”（哭妻），夫妻
“团圆”等唱段，形成套路之后，在这个戏里可
用，别的戏稍加改变也可以用，所以谁的套路
多，就说谁的“肚子”大，谁的本事大。
当时唱戏，以唱为主，少身段，少说白，有

的演员可以捧住肚子一唱几百句，耗时几十
分钟。这么多唱词，虽说水词（信手拈来，没有
多少意思的词）很多，但是在韵脚上却有严格
的要求，上句必须落在仄声上，下句必须落在
平声上，即上仄下平，用错了叫“跷脚”，锣鼓
点子直往你腰眼上送，叫你难受，弄不好会被
观众嘘下台。这还不算，无论你唱多唱少，一
个唱段必须一韵到底，几百句唱词一韵到底，
何等艰难，决非一日之功，必须有个由少到多
的积累过程，很费心血。还有“对子戏”，旦角
往往与生角对戏，生角唱什么词，旦角要接上
去，内容要合乎情理，要有情节。
淮剧用的是中州韵，一共有二十个韵部，

有的韵部可以用的字很多，这叫宽韵，比如
“琴心韵”（与“辰生韵”、“晶莹韵”可通用）、
“苍黄韵”；有的韵部可用的字很少，这叫险
韵，比如“希奇韵”、“邋遢韵”。宽韵用多了，变
成烂韵，唱句出不了新意；如果用险韵，你唱
了上句又找不到下句可接的词，这就要相互
磨合、相互照应。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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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风

! ! ! ! ! ! ! #$%成亲的事还是缓一缓吧

袁朴生怔了一下。前一阵子，古蜀街上传
出这样的说法时，莫水蓉可是一口否认的啊。
难道，你也相信他真的没有死？我……不

知道。你不是一直说，他早就死了吗？！莫水蓉
低着头，又抽泣起来。他要是真还活着，一个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不衣锦还乡呢？袁朴生发
作道。退一步说，哪怕他江湖落难，古蜀街有
他的妻儿老小，为何他不叶落归根呢？你知道
的，他后来……吸鸦片成了瘾。莫水
蓉满脸泪痕地抬起头说。
他惊诧地感到，莫水蓉的态度，

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有些烦躁。事情
明摆着有些蹊跷，死人是不可能复生
的。说不定有人在利用死人做文章，
阻挠他和莫水蓉的婚姻。这封寥寥数
语的信函背后，似有一只黑手在操
纵。莫水蓉应该知道的。可是，她除了
一个劲地哭，再不肯多讲一个字。

女人一哭，就掩盖了一切，男人
就一点办法没有了。袁朴生突然想
到，莫水蓉不是一个寻常女人。她天
天面对的，是一个偌大的江湖呢。总
以为，自己的一把壶可以打遍天下。
其实不就是一个捏泥巴的壶手么，却想娶这样
一个名震八方的女人，他，是不是太自不量力
了？仿佛一股突然汇聚起来的力量，想一下子把
他击倒。胸口憋得透不过气。他想要一个说法。
不是跟莫水蓉，而是跟自己。跟一个女人成亲，
是多大的一件事啊。自己是不是太草率了。
袁朴生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现在，他一

句话也不想说了。半晌，莫水蓉终于开口了：
朴生，我懂得你的心。可是，成亲的事，还是缓
一缓吧。袁朴生发觉，莫水蓉费力地说出这句
话后，神色冷峻得像一座雪雕。
有风的日子里，古蜀街窑场上到处弥漫

着松针特有的香气。远看那龙窑，确如一条匍
匐在山坡上的苍龙。沉潜、雄壮，等待着搏击。
它的长达五十余米的龙肚里，填饱了各式大
大小小等待烧制的陶坯。在“龙脊”的两侧，均
匀地分布着填放燃料的鳞眼洞。良辰吉时，窑
主带着窑工们依次磕头，供猪头，上高香，念
过了几百遍阿弥陀佛，窑火被点燃了，慢慢地
你会闻到一阵阵松针的清香，并不是窑的周
围有松树林，而是晒干了的松枝，被填进鳞眼

洞里。它们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刺激着窑工
们的感官，松枝的清香与酒肉的香味混杂在
一起，更是让窑工们精神高涨、通体发力。他
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就是平素最吝啬的窑
主，这时也舍得将一坛坛的好酒，一碗碗大肉
送到窑上。那龙窑在烈焰里慢慢变成一条火
龙了。黯淡无光的陶坯，在千度以上的窑火
中，渐渐变得通体透明。在窑工们的眼里，这
都是一个个有灵性的生命。他们光着膀子，在

火光里吆喝着挥汗如雨，喝空的酒坛
和陶碗被扔得满地皆是。
老师傅们说，用松枝烧出的陶器，

釉水光润而发亮，且经久耐用。而紫砂
器不用上釉，但如果给它以足够的窑
火，它的成色就会变得古朴内敛、温润
如玉。相反，如果火度不够或者窑温太
高，那一整窑的壶器就“黄”了，在古蜀
街的方言里，“黄”就是毁的意思。那个
字有时会不动声色地出现，轻易地把
一个窑户或一群壶手打翻在地。

葛家窑的老窑工武小够，有一句
牛皮话吹了多少年了。说他眼睛只消
朝那窑火一眯，就知道火度是多少。
那一双老是沾满眼屎的烂眼，一点也

不讨女人喜欢，可是，窑主们可离不开那双眼
睛。壶手也不敢怠慢他。武小够的酒鬼名声，
就是壶手们灌出来的。
通常，窑火烧得顺，一夜东风，两昼晴日，

顺顺当当就是一窑好货；窑主发财，壶手出
名，出死力气的窑工也多赚了几碗酒肉吃。可
有时，那窑没来由地就烧黄了，那一整窑陶
器，不是裂的，就是塌的，满眼次品，不值分
文。窑主急得跳河，壶手和窑工只能眼巴巴地
喝西北风。那些老是烧制“黄”货的龙窑，壶手
们便不再去光顾。一旦断了火的龙窑，便是冷
窑。老人们常说，性命性命，没了性，哪来命？
火，便是窑的性命。
人们便以为，在那炽烈的窑火背后，终有

一双巨大的不可捉摸的魔手在牵引着。
葛家窑上的人们，有一天若是听不到武

小够打着酒嗝的声音，那将是极大的不正常。
酒性通着男人的天性，终日里，酒气冲天，烈
焰猎猎。不过，光有一个武小够是撑不住葛家
窑的，还得有袁朴生、西门寿这样的一帮壶手
才行。


